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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政治危机中的部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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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２０１４年底的也门政治危机中，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部落力

量、“南方运动”分裂势力、“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等多股力量先后参与其中。 当前，学界大

多从教派冲突的视角分析此次危机的原因。 本文认为，此次危机凸显出也门长期不稳定的

周期性现象，部落政治力量的不平衡才是动荡的根源所在。 在这场政治乱局中，无论是胡塞

武装对部落利益的侵袭，还是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争端的出现，抑或是恐怖组织对部落力量

的利用，部落因素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如何处理好部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并

在此基础上平衡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对未来也门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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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引发了多国政治和社会动荡，突
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先后经历政权更迭，也门萨利赫政权也在海合会的调解下完

成权力移交，但事实上，也门国内政治危机的产生远早于“阿拉伯之春”。
历史上，也门曲折的国家统一史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近代

以来，也门北部属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南部在英国入侵后成为“亚丁保护地”。
１９３４ 年，也门王国分裂成北也门和南也门，北也门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建立了伊玛

目王朝，直至 １９６２ 年被“自由军官组织”推翻后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也门在

１９６７ 年脱离英国独立，成立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１９７０ 年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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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３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部落文化对中东国家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１３ＢＧＪ００９）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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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１９９０ 年，南北也门实现统一，建立了共和制国家，萨利赫成为也门统一后的首

任总统。 统一后的也门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开启现代化进程，而是处于长期欠发展

状态，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国内政治派系林立，国家权威难以建立。 除首都萨那等大

城市外，其他广袤地区仍实行传统的部落统治，国家的稳定和统一不断受到各种势

力的挑战。
２０１１ 年，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也门国内爆发了针对萨利赫政权的大规模示

威抗议运动。 以部落联盟为首的也门反政府势力首先发难，要求萨利赫退权让位，
“南方运动”等分裂势力也随之加入。 在海合会国家的斡旋下，萨利赫签署权力移交

协议，使也门政权实现了和平让权，美国甚至将也门称为“成功的中东国家转型”。
但是，也门国内局势并没有迎来原本期望的平稳发展，各方势力不仅难以达成政治

和解，反而加紧权力争夺，要求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也门代总统哈迪通过选举

上位后，开始敦促各方召开国民会议，以两年为过渡期，商讨国家重建等问题，但即

便此后过渡期延长至三年，２０１４ 年的谈判仍以失败而告终。
２０１４ 年底，也门爆发胡塞武装①反政府运动，也门的政治危机再度引起国际社会

广泛关注。 胡塞武装是也门北部萨达省的一支反政府力量，属于什叶派分支栽德

派。 该组织以伊斯兰教为幌子，努力争取所在地盘的世俗利益。 自 ２００４ 年起，胡塞

武装先后多次组织反政府活动，目前已成为也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反政府势力。
２０１４ 年底，也门政府实行能源改革，废除了实施多年的燃油补贴政策，引起民众的极

大不满。 也门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胡塞武装利用抗议活动指责政府腐

败并发动武装进攻，由此开启了新一轮也门政治危机。
自胡塞武装对抗也门政权以来，国内多股政治势力乘机加入，进行权力争夺。

其中，胡塞武装与马里布省诸部落势力间进行对抗，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发生权力

争夺，胡塞武装与萨利赫及其支持者之间合作与分裂并存，也门南部分裂势力再度

抬头，“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ＡＱＡＰ）”伺机扩张。 客观而言，也门各种势力激烈对

峙的背后是国内教派、部落、地域等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 当前，学界对 ２０１４ 年以来

的也门政治危机主要以教派视角进行分析，认为这是胡塞武装所代表的什叶派（栽
德派）与哈迪所代表的逊尼派政府之间的权力争夺；也有学者将也门国内的教派矛

盾视为伊朗和沙特两个地区大国在也门的代理人之争。② 但是，鲜有学者从中东国

·８７·

①

②

胡塞家族的侯赛因·巴德尔丁·胡塞是胡塞运动的首任领导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侯赛因以栽德派领

袖的身份创建了“青年信仰者”组织。 ９０ 年代初，同属栽德派的也门总统萨利赫联合侯赛因及其“青年信仰者”
组织以对抗逊尼派势力，致使胡塞势力日渐壮大。 此后，侯赛因的主张日趋激进，并于 ２０００ 年提出效仿伊朗在

也门建立“神权国家”。
赵文涛：《也门动乱大起底》，载《科技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１２ 版；王锁劳：《围绕也门的三组敌

对矛盾》，载《南风窗》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６ 页；丁隆：《逊尼派 ＶＳ 什叶派：旧恨新仇》，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４２－４３ 页；刘水明等：《也门战事，各方越卷越深》，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第 ７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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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部落政治入手，分析也门政治危机中的部落因素。 事实上，在导致 ２０１４ 年以来

也门政治危机的重重矛盾背后，部落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 也门社会的部落结构

人类学家卡尔·萨尔兹曼（Ｋａｒｌ Ｓａｌｚｍａｎ）指出，历史上中东地区存在两种统治

模式，即部落自治和国王的中央集权。 部落自治是中东地区的特色，也是理解该地

区的关键。① 由于部落文化深深根植于中东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因此，考察中东国家

的政治问题离不开对部落因素的分析。
部落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形态，是“基于血亲和义务契约而团结

在一起的一种社会组织”②。 在中东国家，部落作为一种文化延续至今。 崇尚部落忠

诚、荣誉观念、尚武、劫掠、复仇等都是部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些价值原则深刻体现

在部落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延续并形成部落传统。
部落的价值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相去甚远，因而成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重

要阻碍因素，并导致社会矛盾频发。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往往是从部落统治向现

代民族国家的跨越，埃及、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在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作用下向现

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部落传统逐渐被弱化。 但是，也门由于国家现代化转型滞后、
政治和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部落因素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依旧发挥着重

要作用。
据统计，也门 ８０％的领土至今仍处于部落统治之下，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

区，尤以北方高地、南部沿海和东北山地最为突出。 也门境内约有 ２００ 多个规模不一

的部落，这些部落或实行自治，或结成部落联盟，其中以哈希德、巴基尔、哈卡和穆兹

哈吉四个部落联盟影响力最大，哈希德和巴基尔两个部落联盟的实力尤为强大。③

历史上，哈希德和巴基尔源于同一部落哈姆丹，此后哈姆丹部落分裂成两大部落。
叶海亚统治时期，伊玛目视二者为左膀右臂，利用它们来扫除和打压其他部落势力，
促使两个部落不断壮大。 巴基尔部落联盟分布在伊卜省至萨达省一带的广阔地区，
管辖着 ７ 个大部落，其势力范围超过哈希德部落联盟，但组织结构却不如哈希德部落

联盟严密。 哈希德部落联盟的势力范围集中在萨那省、哈杰省和萨达省，管辖 ７ 个大

部落和 ２０ 个小部落，人口超过 １００ 万，组织严密、武装力量强大，是当前也门最大的

部落联盟。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便来自于哈希德部落联盟。 哈希德部落联盟现任首

领是出身于艾哈迈尔家族的萨迪克·阿卜杜拉·艾哈迈尔 （ Ｓａｄｅｑ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

·９７·

①
②
③

王林聪：《利比亚：从内乱到内战》，载《新湘评论》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８ 期，第 ５７ 页。
蒲瑶：《利比亚内乱的部落文化解读》，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２２ 页。
林庆春、杨鲁萍：《列国志·也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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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ｍａｒ），该家族在也门国内势力极大，也门许多政界、商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来自

艾哈迈尔家族，包括著名商人哈米德·艾哈迈尔（Ｈａｍｉｄ ａｌ⁃Ａｈｍａ）、也门前国会副发

言人希米亚尔·艾哈迈尔（Ｈｉｍｙａｒ ａｌ⁃Ａｈｍａｒ）等。 哈希德部落联盟近几任部落长老

均由艾哈迈尔家族成员垄断。 巴基尔和哈希德部落联盟成员大多信仰什叶派教义，
主要分布在也门北部，这也是也门国内部落统治最为坚固的地区，而分布在南方地

区的主要是逊尼派部落。 历史上，南也门长期打压部落势力，导致南方部落的整体

实力略逊于北方部落，但在国家统治能力低下的情况下，部落统治仍可发挥重要的

替代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也门地方政府政策的贯彻实施依赖于部落

的配合；第二，部落法至今仍是部落成员解决日常纠纷的首要或主要依据；第三，部
落首领在国家机构中担任要职，导致部落意志经常体现在国家的各类决策中。

部落林立导致部落冲突时有发生，在也门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部落间的斗

争长期存在。 总体而言，也门各部落间的冲突大多表现为部落对控制疆域内成员、
财产的保护和对资源的争夺。 南北也门统一后，来自哈希德部落联盟的萨利赫试图

通过与北方部落交好以获得政治上的支持。 因此，虽然南方地区多油气和港口，但
这些资源长期服务于北方地区的建设，且南方部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成员数量远

不及北方部落，致使南北部落的发展程度相差悬殊，造成南北部落的长期对峙，也门

国内各派势力间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在教派认同上，
南方部落多属于逊尼派，但逊尼派内部的部落与家族纷争，导致南方部落的凝聚力

远低于北方的什叶派部落。
总体来看，也门社会的部落结构呈现出三大特征：第一，部落数量众多，人口分

布广泛，哈希德部落联盟是也门国内整体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力量；第二，南北部落因

统治者的政策不同出现发展差异，导致南北部落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第三，许多部落

首领供职于政府部门，在也门的国家政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 “弱国家、强部落”的也门政治生态

在部落传统扎根于社会的中东国家，如何处理好部落和国家的关系成为地区国

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 尽管部落传统弱化、国家权威提高是地区国家政治发展的

总体趋势，但部分国家长期动荡，政府治理能力低下，为部落传统主导国家政治提供

了有利环境，也门即为典型。
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萨利赫政府曾推行多项举措，试图促进传统部落制

度与现代政治制度的协调，包括实行多党制和宪政民主，向部落成员提供正常的

参政机会和路径；建立和完善社会法制体系，为部落成员通过必要的法律途径解

决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大力推行地方行政改革，将部落纳入地方规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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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行政管理，试图减少国家制度与部落制度之间的隔阂与矛盾等。① 但是，这些

措施推行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门的现代化进程依旧障碍重重，这一局面的形

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门的政治生态均不同程度地呈现

出“弱国家、强部落”特征，其中以卡塞姆时期、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和共和国时

期最为典型。
（一） 卡塞姆时期（１６３５～ １８７１ 年）
卡塞姆时期，奥斯曼帝国首次殖民也门，当时的也门仍属于栽德伊玛目国家，国

家和部落互有诉求。 国家要求部落效忠，具体包括遵从国家法官推崇的教法，遵守

国家秩序，在行政和军事上支持统治者，为伊玛目的国库缴纳天课；部落则要求统治

者公正地推行教法，根据教义平等收税和分配税收，为部落首领提供薪俸，尊重部落

间的协议和部落与国家间的协议，尊重部落法。② 国家和部落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

体现在“道拉（ｄａｗｌａｈ）”③和税收两个方面。
“道拉”即大小、地位和实力不同但相互平等或彼此嵌入的实体，被视为卡塞姆

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 各“道拉”由自治部落叠加形成后，部落首领通过书面契约向

国家宣誓效忠。 “道拉”一方面成为国家在基层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保证了国家

建构过程中能够保留清晰的部落边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领土就是部落领地的

聚合，由此国家通过部落实现对领土的控制和管理。④ 然而，国家对部落的统辖需要

具备一定的条件，当伊玛目或者官员打破部落的统治规则或对部落利益构成威胁

时，部落便会撤销其对国家的效忠。 同时，作为“道拉”的实际统治者，部落长老的特

权和地位也得以巩固。 因此，部落统治往往享有实权，而国家难以发挥实质性的

作用。
税收是国家与部落关系中的另一种体现。 对于国家而言，从部落获取税收既代

表着信众对伊玛目的忠实追随，又象征着部落构成国家统治领土的世俗意义；对于

部落而言，缴纳天课既是宗教功修，又是获得国家保护和国家服务的义务。 卡塞姆

时期的税种主要包括农业税、资源税、市场税和临时税收，但气候、经济、政治等都会

影响纳税行为，如民众在困难时期或是抗议时期都可能可拒绝纳税。
无论是“道拉”还是税收，都如同一种松散的契约，部落在契约的选择、接受和履

行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权，部落利益成为其选择和考量的立足点。 因而，同部落势力

相比，需要依靠部落实现统治和管理的国家显然处于劣势。

·１８·

①
②

③
④

杨鲁萍：《也门部落暴力问题初探》，载《西亚非洲》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５６－５７ 页。
Ｓｈｅｌａｇｈ Ｗｅｉ，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Ｔｅｘａ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２３２．
“道拉（ｄａｗｌａｈ）”在现代阿拉伯语中意为“国家”。
Ｓｈｅｌａｇｈ Ｗｅｉ，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Ｙｅｍｅｎ， ｐ．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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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１９１８～ １９６２ 年）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由最后一任伊玛目叶海亚统治。 与卡塞姆时期相比，该时期

国家权力有所增强，但部落首领依旧维持着强有力的部落统治，这种统治既源于其

背后整个部落的坚定支持，又同部落在整个国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直接相关。
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时期出现了人质制度，即国家要求部落按其内部层级上交男

孩作为人质，以体现对政治和法律权威的服从，以此换取国家对部落的公正对待。
人质所在的家庭可获得由国家和部落共同承担的人质津贴（ ｓｔｉｐｅｎｄ）。 人质制度本

是国家为加强对部落的监管而制定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成效甚微。 究其原因，一
方面，部落在履行人质制度的过程中，或是不按国家要求的层级偷偷替换人质，为想

要获得人质津贴的其他层级家庭提供机会；或是通过与政府谈判缩短人质周期，甚
至后来在部落各层级间建立起完善的选人制度来应付国家，导致人质制度的执行效

力低下。 另一方面，人质制度的执行是在部落长老的指挥下进行的，挑选人质的过

程凝聚了整个部落的意志，这无疑增强了部落长老的统治权力。
同时，整个国家的司法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将部落法作为执法依据。 在部落

法的首要原则框架下，当事人双方均参与案件的解决过程，罪犯通过多种形式的物

质赔偿和仪式为自己的过错赎罪；受害人所在的部落被鼓励原谅和宽容，使受害人

的创伤尽快到以治愈，促进双方关系的修复；罪犯所在的部落则积极劝导罪犯并与

其共同承担责任，在案件解决后，罪犯依旧能够重新回到部落的共同体中。 在处理

地方事务方面，政府官员必须依靠与部落首领开展合作，如通过部落法来处理争端；
地方警察进入部落领地时，必须得到部落首领的许可；政府甚至需要通过政治行贿

来换取部落首领对国家的效忠。
综上所述，在也门，部落制度对国家政策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能够制定各种措施

应对国家制度，部落在国家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丝毫未动，国家则处于相对被动的

地位。
（三） 共和国时期（１９６７ 年以来）
在北也门和南也门先后建国后，时代的变迁给部落与国家间的关系带来了新变

化：部落希望国家为其提供更多的资源，保护和尊重部落首领，为部落筹建公路、医
院、学校、电话系统等现代化公共设施。 本着互惠原则和契约精神，国家在向部落提

供更多公共服务的同时，依旧将部落服从国家作为先决条件。 在共和国时期的也

门，国家与部落间关系主要体现在发展和选举两个方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也门各地涌现出多个“地方发展协会”（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负责收集和上报当地民众对学校、医疗、卫生、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

求，国家鼓励这些非官方组织的建立并赋予其自主权。 １９７３ 年，也门政府与“地方发

展协会”开展合作，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也门发展协会联盟”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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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ｍｅｎ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将其作为规范和管理“地方发展协会”的机构，以
期将国家权威推行至全国。① 在该发展计划的推广过程中，部落依旧是受国家认可

的行政单位，未因国家建设而消失，部落因此成为各“地方发展协会”的首要发展目

标，使得部落体系和部落制度再次得到加强。
与此同时，选举提升了部落对国家政治的参与程度，使部落逐渐成为地方政治

的参与主体。 整个共和国时期，部落经国家授权召开大会，选择部落成员参加国会；
部分部落长老通过选举进入国家行政机构②任职，部落成员也逐渐被吸纳进官方的

行政体系中。 因此，在国家行政层面，无论是在表达部落意志，还是总统选举等国家

重大事务的决策上，部落对国家政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总的来看，历史上也门国家权威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是部落制度、传统和文

化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重要原因。 也门在部落统治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构，国家实现

保护领土、主权、税收、维持法律与秩序等目标，必须依赖于同部落建立互惠契约，依
靠部落制度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在上述历史时期，部落先后扮演着纳税主体、人
质提供方、发展主体以至选举主体等角色，成为国家统治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在
这些身份的转换过程中，部落身份和观念并没有被削弱和根除，部落体制、部落传

统、部落认同、部落首领威权反而在协助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依靠互惠式契约得到一

定程度的加强。 长期以来，也门部落一直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国家在政治运行的过

程中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使也门呈现出“弱国家、强部落”的政治生态。

三、 当前也门政治危机的部落因素

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并没有使也门丧失部落文化，至今部落文化对也门的政治与

社会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当前，部落忠诚、尚武和复仇仍是构成部落文化和认同的

核心价值观念。
在部落社会中，部落文化是涵盖个体、家庭乃至集体的观念和认同。 个体荣誉

代表着整个部落的集体荣誉，个体的错误行为有时也会上升到整个部落的层面，并
由部落承担个体的错误。 因此，部落担负集体责任，部落成员则努力为所属部落争

取荣誉。 在部落忠诚方面，个体效忠的对象为部落首领（部落长老），效忠的内容则

表现为维护本部落利益并为部落带来更多利益。 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同的是，也门

部落的划分原则除血缘纽带外，更多的是基于地缘和物质利益，而非宗教教义，基于

地缘的部落划分意味着部落利益更多体现为对水资源、牲畜、土地等物质利益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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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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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也门成立了部落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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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导致很多部落因利益之争而冲突不断。
尚武是中东国家许多部落的共同价值观念，毕竟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暴力往

往比言语更具说服力。 在也门，部落文化和习俗提升了部落成员的尚武精神。 在也

门的部落文化中，男性从小就有佩戴腰刀的习惯，腰刀在其眼中被视作力量与荣誉

的象征。 时至今日，腰刀更多地是作为切割工具，但佩戴腰刀来凸显男子气概和维

护部落荣誉的传统依旧不减。① 在担保、赔罪等重大场合，腰刀依旧是最具象征意义

的佩戴物件。 在也门，枪支等武器泛滥，大小市场都可以买卖军火。 如果说对力量

和荣誉的推崇成为尚武的精神基础，那么武器的流通与泛滥便为暴力的过度使用提

供了物质条件。 部落文化保留了原始的力量崇拜，而重视荣誉并将暴力视为捍卫荣

誉的重要手段，则加剧了部落内部或者部落间暴力冲突的频率与烈度。 在部落成员

的观念中，使用暴力显得习以为常，以至于暴力时常成为解决争端与纠纷的主要方

式之一。
对部落荣誉的维护还体现在对部落辖区内成员和财物的保护上，尤其是老人、

妇女、残疾人等部落内部社会等级中的特殊群体。 能否维护本部落利益尤其是部落

特殊群体的利益便成为部落实力的象征，这也是部落荣誉的核心所在。② 这种现象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极端组织在也门兴风作浪却得到部分民众庇护的现实。 近年

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东南部扎根并日益壮大，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地区

部落对其成员的庇护。 部落考虑问题的逻辑是“我们还是他们”，而非事情本身的曲

直对错。 因此，加入极端组织和恐怖团体的部落成员，很大程度上仍受到本部落的

庇护，这对也门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构成了重重障碍。
在当前也门的政治危机中，部落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胡塞武装的强势崛起对也门境内众多部落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引起其

他部落势力的顽强抵抗。 在政治派系林立的也门，各种矛盾复杂交织，国家长期处

于不稳定状态，政治强人萨利赫曾表示，统治也门就如“在蛇头上跳舞”。③ 究其原

因，也门是在差异而非统一的基础上建立的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也门人”的身份

是用于同沙特人、阿曼人等周边国家进行区分，而非用于凝聚也门国内的各种派系

和实现团结。 民众国家认同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导致地方民众出于自身安全和

发展的考量，将投靠部落而非求助政府作为首选。 民众在获取部落保护的同时，也
提升了对部落的认同与忠诚，遵守部落传统、维护部落利益便成为部落长老与部落

成员的首要考虑。 因此对也门民众而言，身份认同主要源于对部落制度、传统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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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培昭：《也门滑向内战》，载《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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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认同。 然而，各部落间因地域和资源占有程度的不同，会导致部落制度、部落文

化和对本部落利益的保护方式存在差异，部落之间以及部落与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界

限。 这既是行政层面的界限，即国家或其他部落不得对本部落疆域内的事务进行干

涉；同时更是心理层面的界限，即部落成员不自觉地将本部落其他成员当作“自己

人”，共同维护部落利益、地区秩序和安全，共同承担责任和分享荣誉，其他部落的成

员则被视为“外人”，有时甚至等同于外国人。
影响部落成员行为方式的因素不仅有部落认同，还包括部落文化。 部落忠诚和

荣誉是也门部落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部落忠诚方面，部落成员在部落长老的领导

下，服从长老的决策，维护部落安全和辖区秩序，促进部落的发展和繁荣。 “与中东

地区其他国家不同，也门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并非以宗教派别划分，而更多是以地域、
文化和共同利益为界线。”①因此，部落成员首要考虑的是部落利益而非宗教利益。

２０１４ 年以来也门政治危机的表象看似是教派之争，但实质是也门部落成员因维

护本部落利益而引发的冲突。 胡塞武装从也门北部向南和向东挺进的过程中，遭遇

了当地众多部落力量的顽强抵抗。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凯瑟琳·齐默曼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指出，地方民众的抗争并非出于胡塞武装的教派属性，而是

因为胡塞武装正试图进入缺乏合法性的部落领土。② 马里布省是也门油气的主要产

地，也是部落观念极强的地区，被地方部落势力牢牢占据着。 部落成员奋起抵抗胡

塞武装，只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外人进入其领土范围从他们手中夺走资源。 在当地

的部落成员看来，胡塞武装进入部落势力范围如同外国人侵入他们的领地。③ 也门

南方部落很多具有分裂主义倾向，在萨利赫时期，政府长期推行扶持北方的政策导

致南方部落利益受损，当地部落不满情绪较重。 在此轮也门乱局中，胡塞武装向南

推进，无疑会导致南方部落的利益进一步受损，因此南方部落势力也是抵抗胡塞武

装的重要力量。
第二，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的争斗加剧了也门国内的政治冲突。 哈希德部落联

盟是也门国内实力最强的部落势力，无论是在萨利赫成功连任上，还是在“阿拉伯之

春”期间促成萨利赫让位方面，哈希德部落联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轮也门政

治危机中，胡塞武装叛军已严重威胁到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导致哈

希德联盟部落内部争斗加剧。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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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男：《也门大棋局》，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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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日。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Ｍａｓｉ，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Ｐｕｓｈ Ｙｅｍｅ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Ｂｕｔ Ｉ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Ｇａｍｅ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ｂ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ｐｏｗｅｒｓ⁃ｐｕｓｈ⁃ｙｅｍｅｎ⁃
ｔｏｗａｒｄ⁃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ｉｔｓ⁃ｓｔｉｌｌ⁃ｇａｍｅ⁃ｔｒｉｂｅｓ⁃ｎｏ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８５６４０４？ ｒｅｌ＝ ｒｅｌ２，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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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希德部落联盟的前首领阿卜杜拉·艾哈迈尔（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ｉｎ Ｈｕｓａｙｎ ｂｉｎ Ｎａｓｓｅｒ
ａｌ⁃Ａｈｍａｒ）是萨利赫的重要盟友。 阿卜杜拉于 １９９０ 年创建“也门改革集团（Ｙｅｍｅｎｉ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①，１９９３～２００７ 年担任也门议会发言人。 在阿卜杜拉的帮

助下，萨利赫执政期间赢得众多北方部落的支持，成功连任两届总统。 ２００７ 年阿卜

杜拉去世后，长子萨迪克继任哈希德部落联盟的首领。 “与其父亲支持萨利赫的政

治立场不同，萨迪克及其兄弟不满萨利赫长期担任总统，”②这导致本应在 ２０１１ 年也

门危机中扮演政府与反对派调停者角色的萨迪克公开宣布支持也门反对派，并带领

部落武装在首都萨那与政府军交战。 同萨迪克一起攻击政府军的还包括萨利赫的

兄弟即哈希德部落联盟第一装甲师师长兼西北军区司令阿里·穆赫辛·艾哈迈尔

等多名高级军队将领。③

萨利赫移交政权后，逊尼派出身的前副总统哈迪接任总统。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

主体的“也门改革集团”成为过渡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也门改革集团”的领导

人由哈希德部落联盟首领艾哈迈尔家族的成员担任，但什叶派胡塞武装与同属什叶

派的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支持者联合起来，多次与支持“也门改革集团”的逊尼派发

生武装冲突。⑤ 此次胡塞武装发动的叛乱，严重削弱了艾哈迈尔家族的影响力。
艾哈迈尔家族长期占据哈希德部落联盟的首领地位，其发展和壮大主要得益于

同属哈希德部落联盟的前总统萨利赫的大力扶持。 然而，萨迪克继任哈希德部落联

盟首领后，却一改其父亲过去支持萨拉赫的立场，转而反对萨利赫政权，导致艾哈迈

尔家族在也门政坛的影响力日趋式微。 在此轮也门政治危机中，胡塞武装的崛起严

重危及到艾哈迈尔家族的政治影响力，造成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产生了矛盾与冲

突。 失去政权的萨利赫为报复艾哈迈尔家族对自己的背叛，号召其他部落的支持者

与胡塞武装进行联盟以共同抵抗艾哈迈尔家族，导致艾哈迈尔家族陷入了腹背受敌

的境地。
艾哈迈尔家族长期主导哈希德部落联盟的各类决策，且许多家族成员在也门商

界、政界担任要职。 艾哈迈尔家族势力在也门政坛的不断扩张，忽视乃至侵犯了哈

希德部落联盟内部其他部落的利益，导致这些部落的长老对艾哈迈尔家族颇有微

词。 因此，当萨利赫号召这些部落对抗艾哈迈尔家族时，得到了部落长老的积极响

应。 胡塞武装同艾哈迈尔家族带领的哈希德部落势力曾有过五次交战，凭借多年的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也门改革集团”有时也被称为“改革党”。
沈诗伟：《解码战火纷飞的阿拉伯半岛古国———也门》，共识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２１ｃｃｏｍ．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ｗｏｒｌｄ ／ ｑｑｇｃ ／ ２０１５０４０４１２３１１６＿ａｌｌ．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同上。
顾德伟：《背景资料：２０１１ 年以来也门局势回顾》，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７ ／ ｃ＿１１１４７８８４１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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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经验和对艾哈迈尔家族的了解，此轮冲突中胡塞武装成功地打击并削弱了艾哈

迈尔家族的实力，使其在也门国内的影响力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本与艾哈迈尔家

族交好的沙特也因萨迪克未延续其父同沙特方面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连续三年中

断了对艾哈迈尔家族的资金支持；本是亲密盟友的也门穆斯林兄弟会也因艾哈迈尔

家族成员哈米德拒绝同其联盟，遂在哈希德部落联盟与胡塞武装交战时选择旁观。
此轮胡塞武装的叛乱导致也门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改变，胡塞武装的打击和

哈希德部落联盟内部分裂都使得曾经风光无限的哈希德部落联盟的影响力日趋

下降。
第三，扎根东南地区部落的恐怖组织乘势搅局，加剧了当前也门国内的政治危

机。 “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利用也门国内乱局乘机扩大势力范

围，其在扩张过程中尤其注重向也门东南地区各部落进行渗透。 当前，“阿拉伯半岛

基地组织”的势力范围主要分布在也门南部及东部与沙特交界地带。 其中，哈德拉

毛省正是“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的老家。
萨利赫在其执政时期将稳固政权和处理南北地区内乱及冲突视为政府的首要

任务，却忽视了“基地”组织对当地造成的潜在威胁，为“基地”组织势力的渗透和壮

大提供了空间。 “基地”组织最初以美英等西方国家作为攻击目标，导致也门政府对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打击力度远低于对胡塞叛军和南部地区分裂势力的打击，
常常采取“绥靖”政策，令该组织在也门不断发展壮大，并将动荡的也门作为其训练

和作战的重要基地。① 当也门政府开始重视打击国内的恐怖主义势力时，“阿拉伯半

岛基地组织”的势力范围已扎根于南部和东部地区，并渗透至当地的部落中。
一方面，也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社会单元以部落和部族为主，也门政府对首都

萨那以外地区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导致部分山区及贫困地区常常处于部落武装的

控制之下。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尤其活跃，近年来也门

国内主要恐怖活动大多发生在上述两省。 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地理位置偏僻，地
形大多为山区，居住于此的部落民众笃信伊斯兰教，较为保守，但在分布上非常分

散，仅马里卜省就有 ４ 个大部落和 ７０ 余个部族。 当地部落的风俗、传统和价值观念

类似于阿富汗的部落，认为部落对需要保护的个体———无论其从事何种行为———都

负有保护责任。 倘若对方是宗教信徒，这种“责任感”就更加强烈。 当地部分部落因

此沦为“基地”组织成员的避难所，②以至于本·拉登在公开讲话中曾多次提到也门，
并表示出对也门的喜爱，称“也门人热情好客、有虔诚的信仰和部落荣誉精神”。③

另一方面，也门南部和东部地区地理环境恶劣，导致当地生活水平低下，赤贫现

·７８·

①
②
③

程星原：《也门安全形势严峻的原因及趋势》，载《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 页。
方金英、李希若等：《也门恐怖乱象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５６ 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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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严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通过经济支持、在其下属企业中安排工作等方式招

募年轻成员，不断壮大其在当地的势力范围。 该组织还雇用文化层次较低、但具有

宗教狂热的部落成员为其工作。① 当地人成为恐怖组织成员后，部落出于庇护本部

落成员和维护部落荣誉的考虑，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活动。 同

时，“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本身也擅于利用也门国内局势拉拢不同派别，通过联盟

等形式发展壮大自身势力范围。 萨利赫执政时期，“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就曾被利

用打击南方分裂势力而得到政府的纵容。

四、结　 语

当前，中东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转型必然伴随

矛盾和冲突的发生。 在部落传统延续至今的中东国家，如何处理好部落和国家的关

系至关重要。
也门作为部落传统根深蒂固的典型国家，部落文化至今仍对该国的政治和社会

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上，也门在部落统治的基础上完成国家建构，国家实现保护

领土、主权、税收、维持法律与秩序等目标，必须依赖于同部落建立互惠契约，依靠部

落制度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相较于部落高度的自主权，国家在政治运行的过程中

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使其呈现出“弱国家、强部落”的政治生态。
南北也门实现统一后，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不断，使得各种社会危机此起彼伏。 此轮胡塞武装叛乱引发的也门政治危机仍在持

续发酵，这是长期以来也门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 在这场政治危机中，无论是

部落力量与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还是部落内部的分化，亦或是部落暴恐化问题，无
不凸显出部落在也门政治与社会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因此，如何处理好部落与国

家政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平衡和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对未来也门的政治稳定与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包澄章）

·８８·

① 程星原：《也门安全形势严峻的原因及趋势》，第 １８ 页。




